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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巫峡盛事，从红叶红时开始。
每一年， 这个时节， 总会有络绎不绝的人

群，从四面八方赶来，一睹红叶真容。
这一季，每片红叶，都含羞带笑，或仰首，接

一泓滟滟的目光，在心底荡漾成雀跃欣喜；或低
目，躲避观者眼中炙热的小火苗，在微醺的羞赧
里幸福沉溺。

冬日又来，却并不太冷。 峭峰红叶蓬勃的生
命突然被一串温厚灵魂深情的手指一一抚过，
颤抖着的躯体被激动撩拨得情难自禁。 从未有
过这样的盛景，一大群人，每个人都怀有敏锐易
感的心和细腻丰满的情，小心地，细细地，去触
碰这一片片身处荒野却能够招展出热闹繁华的
神奇的叶片， 在无声的私语里耐心听它们讲述
自己忧伤又斑斓的往事。 遇一个懂自己的人足
可告慰余生，何况这么多人，人人都可以在自己
的心里种进一份红叶的深情，迎风放飞。 山间成
片的叶，叶簇里行走的人，相依相融，相伴而生，
不管前世，不问来生，只在此刻的厮守里读懂不
同生命同一种真实的样子。

一位老师， 岁月的刻刀只是在她身上轻轻
游走而过，留下淡淡的印痕。 她就那样从岁月的
深处稳步向我们走来，一直走近大山的躯体，走
入红叶丛中。 老师的身上，有长者的敦厚，有大
姐的风范，有女儿的情态。 老师的嘴角总是挂着
亲切的微笑，一双被睿智浸润得清亮的眼，很随
意地看过来， 被看的人心里便会涌动起一股热
浪。 那眼神，盛满慈爱和关怀，一波一波暖暖地
传递，所有被这眼神柔软轻扫的人，即使立于凛
凛风中，也会感到踏实温暖。 艳红的叶映衬着老
师灿烂的笑，让风吹送起相谐相和的美，不分彼
此，明丽如画。 恍然，老师就是那经霜的叶，岁月
风霜的熬煎更是让她焕发异彩。 她与红叶，应该
在默然凝眸的瞬间， 便已是心意相通。 终于明

白， 为何在不少年轻人都要手忙脚乱方能坐上
缆车，老师竟然可以那般矫健地一踏而进，使站
在旁边的人将没来得及释放的满含担忧的惊呼
声硬生生地吞了回去。 老师的精神和筋骨，都是
久经磨砺异常强劲和坚韧啊。 在缓行峡中的客
轮二楼的尾部， 忍不住跑过去， 紧挽老师的胳
膊， 对着镜头呆愣愣地傻笑。 老师如静默的深
潭，亦或是叠立的大树，胸中腾蛟起凤，面上云
淡风轻， 包容着身旁这个温吞木讷的人无法掩
藏的空白。

船行碧波之上，耸立的山峰披着彩装，冷峻
又妖娆， 尤如疆场凯旋的军人因立下赫赫战功
被敲锣打鼓披红挂彩迎接， 满面骄傲， 一团喜
气。 当人们深深沉浸在浓墨重彩的锦簇中流连
难舍的时候，船停下了，停在神女伫立的山崖脚
下。 登岸攀爬，顺一条弯来绕去的天然画廊盘旋
而上，不时有树枝从路两旁斜斜过来，红红的叶
片在头顶翩翩而舞， 热情欢迎每一位前来膜拜
神女的客人。 前方不远处，那个曾经用文字描摹
新疆漫天风沙和塑造建设兵团铁骨铮铮军人形
象的高大汉子，正仰头凝望，眼含痴迷。 一时间
让我想将侠骨柔情四字不折不扣地置于他的身
上。 原以为他见过千帆早已是波澜不惊，只会自
始至终冷眼看他人痴狂， 却不料他也会在红叶
招展神女遥看的小道上，瞬间迷失自己。

神女峰下，对岸江边的房舍前，红衣女子的
倩影牵动着每个人的目光。 她走到哪里，就会点
亮那一片地方的树木草叶， 让枯枝的剪影构建
出一幅灵动的背景。 这个季节没有花， 纵然有
花， 也只会是她娇美面容的陪衬。 这个季节有
叶，艳丽的红叶，在她的身旁肆意地绽放，竟相
媲美。 这一个让同性也赞叹不已的内外皆美才
情俱佳的女子，身上究竟深藏着怎样的灵与秀？
叫人想去走近细细阅读又不敢贸然走近， 只是

趁她凝神或远眺之时偷眼看过去， 如若不被察
觉就一眼一眼再看过去， 美好的事物总会叫人
欲罢不能。 若刚巧遇她回眸，就会狼狈而慌乱地
抽回目光，四处逡巡。 神女亦爱美，遥对微笑，她
一定想，有此女隔江而伴，崖端空守的千年寂寞
转眼就能开出含笑繁花。 只此一见，崖顶江边两
人，眼波流转，看了千古红尘的过往，也懂了世
事轮回的沧桑。 红衣女子沉静浅笑，明眸低垂，
在她的心中， 一定吟咏着涌动的关于这山这水
的诗文，牵出她深沉而绵远的情思，不经意的回
首抬眼之间， 已有雄奇秀美的篇章垒然成于她
的胸中。 曾经读过她的《莲花与刀》，惊叹怎么会
有那样的神思妙想，将柔婉与刚硬，美丽与残酷
融筑成至空至简的恢宏颂歌， 唱给大足那些伟
大的石刻。 此时，在这高峡平湖的岸边，在山山
相连的红叶的辉映下，与神女默然对视的她，慧
质之心又蕴藏着何样的经世绝响？

游船缓缓前行， 满载一船文人墨客掩饰不
住的欣喜和澎湃翻涌的激情。 我在景中，景我难
分。 两岸青山，格外挺峻，在一群深谙古今诗文
的文学大家面前， 不辜负那些为自己写下的传
唱千年的经典文字。 或许还在暗传期许：愿下一
轮的史册，有你们为我书写的精彩。 一位饱经霜
华的先生， 用浑厚沉稳的声音给这片土地贯以
响亮而厚重的名字：圣城。 说这里是诗的国度，
诗是宗教。是的，这里，应该配得上这个名字。五
千多首承载着大山河流沉重往事与艰难命运的
诗歌， 五千多首抒写这块土地上祖辈挥汗劳作
的人们苦乐与爱恨的诗歌， 五千多首挥洒诗人
们满腔热爱与深情的诗歌， 千百年来， 传唱不
衰。 如今，这群一直在文字的星河里游走的人，
将深刻的思想和深沉的情怀藏在文字深处的
人，迷醉在这诗的国度里了。 激情涌动的他们，
一定会任自己的心源源不断地滋生出空灵之

气，去契合这从古至今从未废弃过的精神家园。
每一粒泥土都是精灵，每一块石头都可补天，每
一株枯草都有故事， 都会在文人们的指尖跳跃
出一段动人心魂的传说。 何况，还有这燃遍山山
崖崖的红叶，是可以揽枕入梦的绚丽啊。

我的心也沸腾了。 指着起伏不定的山峰顶
端那块长方形白色岩面，激动地对旁边的人说：
“看啊，那里就是狮子挂银牌。 在它的背面山洞
里藏着黎师云的宝剑。 俗世之人不能接近，一旦
接近就会电闪雷鸣。 ”这都是小时候从爷爷口中
听来的故事，此时却不假思索地说了出来。 说到
黎师云，还有好多故事，比如，拴住太阳栽秧啊，
夜间误进鬼坟啊，哭拆别人放的筏呀，等等，一
串串从胸口直往上涌。 却害怕听的人厌烦，硬生
生地将它们吞了回去，这里的故事，是讲述不完
的。 而这些文豪大家们，此刻正让他们自己的心
灵和山水草木对话哩。

只好任自己眼睛在山间红叶、 碧水蓝天间
来回穿梭。 不经意回首，坐在船舱里的师兄，从
开着的窗口定定地望出去，目光柔和，眼里偶尔
闪过惊喜。 想起他那部火遍大江南北的作品里
刻画的主人公， 那个处处有着他自己影子的侯
卫东， 到任何地方工作办公室里都会张贴座佑
铭“每临大事有静气”，那应该就是他的座佑铭。
而此时的他，再无法有静气。 面对这样刚柔相融
的山水，这样绮丽多姿的自然，怎么可以，无动
于衷？

恍然，自己就是那千万枚叶片中的一枚，在
文人墨客的盛赞中，怀抱心事，喜极沉迷。

巫山梦好 红叶情深
刘红梅

去曲尺，乘船而往，更有雅致。立在船头，仰
面迎风，沐浴着细雨，置身云雾，犹入仙境。

船停，雨至。 难道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
乎”，风乐了，雨也不消停。 在这里，谁也不愿撑
起雨伞，任凭风吹雨沐。 在这里，似乎聆听到骚
人在作诗吟诵，有丹青妙手研墨绘大好河山。

沿阶梯徐步而上， 两旁缀满雪白精灵的枝
丫伸手可触。 仔细观察，李花的花形精致绝伦，
五瓣圆圆的花瓣众星拱月一般捧着一丛嫩黄的
花蕊，透过薄亮的花瓣，碧绿的花托若隐若现，
白得透明，绿得抢眼；有的花瓣大而密集，呈圆
形聚集而生，有的密集成串，犹如坠落枝头的雪
花，把枝桠都压弯了腰。单独的一朵李花并不惹
人注目，而当小小的花朵抱成团，结成球，绣成
图时，却又美不胜收。放眼望去，山的那边，一簇
簇一团团雪白，似雪如霜，素净。俯身而望，平静
的长江披着绿衣裳，犹如公子，翩翩而去。

李花，端庄素雅，不风流，犹如一个婉约的
女子。蓓蕾站在枝丫使劲儿地拽着嫩叶的衣领，
怯怯地怒视着春风；花骨朵好似姑娘待字闺中，
羞羞答答；唯有绽放的花朵，身着婚纱,肤如凝
脂。 这一枝长臂斜伸，花枝乱颤，宛若凌波仙子
翩翩起舞；那一枝修长挺立，款款含笑，犹如素
衣的少女穿着曳地长裙，从容迈步于花林之中。
相互之间从不攀比，更不勾搭，敞开心扉对着自
然畅所欲言。

来到山顶，俯瞰。几座白墙红檐的农舍点缀
其间，缕缕泛白的炊烟袅袅升起，增添了一份灵
动。 静止不动的李白，飘飘然的炊烟，匍匐前进
的云雾，将李花林浸染。 此刻，春天拿着春风的
剪刀，从浓密的白色中剪出一道口子，一缕阳光
映射而入， 洒在花瓣上， 花蕊张着嘴吞食着光
线，露着金黄的牙，撕咬着春风。 一滴雨珠躺在
花瓣中，圆鼓着脑袋，一只勤劳的蜜蜂，不小心
一脚踩碎了它的圆润， 它跌落下来， 回归到树
根，湿润了大地的心。仰面凝目，屏息聆听，古筝
的嗓音，清脆入耳；笛子的歌唱，沁人心脾。

曲尺有很多故事，有更多的美丽，而我，只
钟情于这李花。她虽不及桃花的妖艳，不及腊梅
的豪放，更不如玫瑰的多情，她只是独白，但足
以媲美。游人游乐其间，笑声嚷嚷，好似李花，纯
粹，自然，洒脱。 谁的一柄油纸伞，斜挂在李树，
被风雨拧落的花瓣，在伞面形成了最俊的装点。
让我们流连忘返，更让我们诗意萌生。“风揉雨
练雪羞比， 波涛翻空杳无咦”，“谁将平地万堆
雪，剪刻作此连天花？ ”眼前的李花，花挨着花，
心挨着心，一簇簇，一团团，一串串，同样繁花似
锦，直入云天，令人眼乱情迷。

见与不见，她都在哪里；看与不看，她也在
哪里。过了这三月，不再有花期。看了曲尺李花，
方觉人生至纯至白，既是幸福更是美丽。

曲尺李花
赖扬明

“猪蹄子炖洋芋果果，五花肉炒苕粉坨坨，
火爆腰花一定要脆。猪肝是煮还是爆炒？”今天
家里要来客人，要来很稀奇很尊贵的客人。 昨
晚，躺在床上，毛大嫂就在划算今天的菜。

没有人商量，老毛白天太累，枕边响起鼾
声，已沉沉睡去。“猪肝是煮还是爆炒”这个问
题困扰了毛大嫂一夜。 想不出来结果，干脆明
天问婆婆吧。

这几天，一向安静的村子沸腾了。 咱们下
庄也要修公路了！ 到时候，汽车开进来，喇叭

“嘟嘟嘟”地按，比包谷雀子的声音还好听。
我要去修路！ 我也要去修路！ 年轻力壮的

男人们当仁不让，妇女孩子也齐上阵。 毛大嫂
更是跃跃欲试，自打嫁到下庄来，区场镇就没
去过几回，更不用说去巫山城了。论学历，她可
是下庄高学历的知识分子， 骡坪中学初中毕
业。 公路通了，她也可以进城去看亮得晃眼的
高楼，去买好看的衣服。作为村主任的妻子，她
不甘落后，可以去吊绳放炮，晚上睡帐篷。

“你不能去，你要留在家里当后勤。家里要
来客，你准备两间铺。 ”丈夫撂下两句话，就去
忙了。村里有太多的事情等着他。多年来，毛大
嫂已经习惯了夫唱妇随， 十九岁嫁给老毛，照
顾夫家四个弟妹， 让三个妹妹体面地出嫁，精
心服侍公婆， 多病的公公因肺气肿撒手人寰，
婆婆长年累月的被皮肤病困扰，毛大嫂任劳任

怨。 今年过年，家里杀了百多斤的一头猪。
下庄人有一个习惯，不睡懒觉，都起得早。

出早工干完农活，再回家吃早饭。天还麻麻亮，
毛大嫂就起床挑水，挑了四担，来回两个小时，
水缸装满了。然后扫地抹桌子。在农村，家里来
客人之前，打扫庭院，擦拭桌椅，做好清洁，是
对客人的尊敬。

腊猪蹄和五花肉是去年的，看起来霉烘烘
的，刮开霉，露出里面鲜红的肉。在山里就是这
样，湿气重，容易上霉，但肉质保持得好。烧肉，
洗肉，把猪蹄锯成坨坨，这些事情昨天就完成
了，不然今天讨不到吃。问了婆婆，婆婆说还是
炒酸菜猪肝吧，好下饭。婆婆也没闲着，帮忙下
地去找猪草，家里的两头猪还等着早饭呢。

然后开始切菜，先切五花肉，五花肉要切
得不厚不薄，厚薄均匀。薄了没嚼头，厚了吃起
绵扯扯的。 肥瘦相间，下着苕粉坨坨炒，巴适。
再切猪肝，猪肝是新鲜猪肝，猪还没杀几天，还
滴着血水。 猪肝是考验刀工的，毛大嫂将刀拿
到磨刀石当了几下，刀锋利了些，切成了火纸
一样的薄片， 如果炒就翘坛子里的陈年泡菜，
煮汤的话就放一把干黄花，撒上葱花，补气血。

最后切腰花，以前农村下炸后，直接将整
个腰子放到锅里炸了吃。毛大嫂是不会这么做
的，她读过书，她知道猪腰是猪排毒的部位，所
以她仔细的将腰花剖成两半，把里面的白筋剔

除干净，在里面横切竖切若干刀，最后切成指
头宽的小段，备上葱结酸菜丝，这样炒出来就
是又脆又嫩的酸菜腰花。

猪蹄早已在柴火灶炖上两开， 香气四溢。
等客人一到，就下洋芋果果再煮上两开，吃正
合适。 十岁的儿子进进出出跑几趟了。“妈妈，
客客好久来啊？”家里来贵客，儿子觉得叫客客
才显得足以尊敬。 叠音是自己最亲的人，就像
叫妈妈，叫爸爸，叫爷爷，叫奶奶，妈妈高兴是
管自己叫宝宝。 儿子闻到香气直咽口水。 他知
道，客客来吃饭，爸爸可以上桌，妈妈和奶奶不
上桌，他却可以上桌陪客人，那个时候就可以
敞开吃肉。

“客客还在路上呢，你爸爸去接了。 ”妈妈
往灶膛添了一把柴，对儿子说。儿子便出门，仰
望着岩口子的方向，山路弯弯，直上云天。什么
时候才能出去看看山外呢？儿子只想有一双翅
膀，飞到山外，接到爸爸和客客，早点回来享受
美餐。

突然，毛大嫂感到一阵恶心，接着上腹一
阵绞痛。 她蹲了下去，脸色惨白，她知道，自己
的病发了。多年来，她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
发酸，厌食，恶心，呕吐。可能由于过度的紧张，
还伴着头痛。平时不是病，疼起来就要命。更要
命的是，这病不能吃消炎药，因为她还患有脑
血管堵塞，只能去输液，在不通路的情况下，输

液堪比登天。 痛得不能忍受，就让丈夫揉揉太
阳穴。 只有靠忍，忍一忍就过去了。

痛得头上冒汗，这时候千万不能倒下。 毛
大嫂忍痛休息了一会，喝了点水，逐渐好些了。
将近晌午，丈夫接到客人，陪着客人回来了。

这两位尊贵的客人是： 测路员邓胜全，驻
村干部方世才。 从这顿饭开始，邓胜全在毛大
嫂家吃了一个多月。 方世才呢，在毛大嫂家一
吃就是八年。

想起一句话， 每一个成功的丈夫背后，都
有一位伟大的妻子。这话，用在毛大嫂身上，再
合适不过了。

这位默默支持毛相林的伟大妻子，名字叫
做王祥英。 一个普通的中国农妇的名字。

“我就是做实事，没有多话说。 ”毛大嫂不
爱说话，一旦打开话闸子也会说几句，“每天早
上起来要弄柴，挑水，打猪草，种了八亩地。 这
些都是农村人该做的。操心的是，没有几个菜。
好的肉要留在那， 要留给客吃。 要把客待走
嘛。 ”

想起朋友说过的一句话：最高贵的礼仪在
农村。

下庄来了稀客
周善梅

早晨的巫峡口
古老的河流奔涌而入
用它泛出白光的身体

得有多大的引力———晨光也倾泄而来
从后背淹没我又扑进去

水面荡动的波光，这片片相连
时光的手稿，翻卷着，转瞬顺着河道钻

入峡口

而从幽深夜晚浮出驶来的
船，这尘世的循规蹈矩者，还未醒来又

被峡谷吞咽

仿佛我也要被巨大的力量拉扯流
走———

晨风中， 不让离开的衣衫把我越抱越
紧

与生俱来的忧伤呵———后世前朝
多少身影都在汇入这让星空也倾斜的

流动

护堤边，栏杆继续生锈
大限无人敢谈

巫峡红叶
这是诀别———穿上最鲜艳的衣袍
最后一次与人见面

是十二月，巫峡两岸、神女峰山巅
庄重、神秘又特别的仪式

列队站满，一片挨着一片
刚刚的凋落被依次送入虚空

那么多红面孔啊———多像遍山树丛里
隐藏的

声声唢呐在啼血，多像唢呐声中

披红挂绿的巫山人
无惧生老病死，四面赶来聚在一起

镜头里的巫山红叶
几个季节凝聚浓缩的
你的红。 一片一片
仿佛峡谷用爱恋 炎夏 果实
酿出的血

我不忍按下快门———
从培石到青石
神女峰两岸
到处燃着它浓烈的火焰

叶脉 把树的血管加热
一丛丛 一簇簇
满山遍野的沸腾
冲破了上山的秋风

对视 阅读 一遍一遍。
目光里细小的闪电一遍一遍。
中年不再变冷
巨大的热爱重又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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